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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物诗歌意境下的
童心梦想闪耀

■ 吴子勇

岁月悠悠 城南梦回
■ 望谟民族中学高一 张琦苑

我喜欢读书，因为读书能
让我走进另一个灵魂世界。所
以我用了一周的时间，跟随着
林海音女士笔下的英子的脚步
走到了城南。聆听缓慢悦耳的
驼铃声，感受悠远难忘的城南
情，这便是《城南旧事》。

惠安馆的“疯子”——秀
贞。

在所有人的眼中，秀贞是
个“疯子”。但在英子眼中，她
却是一个喜欢安安静静倚着
门，一年年为失去的孩子做衣
裳，干净、善良，为自己染红
指甲的大姑娘。谁说“疯子”
一定是疯子呢？只是秀贞生活
在过去，和现实无法连接，如
对昔日恋人思康，她时常感到
他形影相随，这一切看起来是
那样的荒诞不经，其实是人们
无法理解她对一段感情的执着
和眷恋。但对孩子的牵挂疼
爱，足以让一个头脑时常糊涂
的人暂时清醒，这是无法用言
语来描述的母爱。

秀贞的疯折射出封建文化
权力对女性自由意志、对无辜
幼小生命的残酷摧残。而今
朝，有了先辈们的牺牲，所以
新时代女性的力量日益壮大，
女性意识的觉醒从不歧视自己
的性别开始，那才是一个时代
的进步。

我们看海去。
英子分不清好人和坏人，

她会因为李伯伯的一句话而认
为一个小偷是好人。贼就一定
会是坏人吗？好人与坏人，并

非截然对立的，就像蓝色的大
海与天空一样。人性的复杂，
让英子迷惑。成人世界中有万
般无奈，在偷盗别人钱财的同
时承受了巨大的精神苦痛，这
是一种万般无奈的生活，可错
了便是错了，所以在最后也没
有履行和英子“我们看海去”
的约定。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
再是小孩子。

“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
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
做，就闯过去了。”这是英子爸
爸在临危时对英子所说的话，
而英子就在这样的话语和经历
中成长起来，开始接触，面对
死亡，对人的生命本质有了直
观的认识。因为父亲爱花，所
以“花”便贯穿了全文，而结
尾处的“垂落的夹竹桃”也回
应了父亲已不在人世的事实，
也说明了英子心中仍旧眷恋着
跟父亲一起生活的快乐时光。
而“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
再是小孩子。”书最末的这一句
话平淡安静，却道尽了此前一
切的生死与别离。

脚步最终停留在此处，缓
慢悦耳的驼铃声已不再响起，
但那悠远难忘的城南情却让人
难以忘却。《城南旧事》到此也
已完结，但英子的故事却从未
结束，也许我所窥见的只是城
南的冰山一角，但也足以使我
为之哗然。

指导老师：岑荣芬

花开的岁月
■ 杨鸿飞

剪纸

未成年人思想与思维，在天
性上与动物植物有着密切的关
系，在面对伶俐可爱的动物与生
机勃勃的植物之际，孩子们的眼
睛里闪烁的灵光与稚嫩的言语中
呈现的鲜活，浑然与自然界中的
动物植物融合于一体。

在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上，咏
物之诗歌不胜枚举，唐代诗人贺
知章之 《咏柳》，骆宾王之 《咏
鹅》 等等，无不为未成年人勾勒
出动物植物的万般可爱与无限光
彩。在中国古代咏物的诗歌中，
循着某种痕迹或者某种思路去探
索，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某些咏
物诗歌在表达思想与情感方面，
表现出不谋而合的一种共通性，
唐代诗人虞世南的 《咏萤》 与清
代诗人袁枚的《苔》，就充分表达
了处于微小或者卑微的位置，只
要努力付出，踔厉奋发，同样可
以展现出不一样的精彩人生，这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意义深远，
善莫大焉。

虞世南之 《咏萤》：“的历流
光小，飘飖弱翅轻。恐畏无人

识，独自暗中明。”黑暗里，卑微
细小的萤火虫，其灵巧的身躯发
出微弱的光芒，纤弱的翅膀轻轻
飘动。即使微小，萤火虫依然尽
力地发出光亮，只怕没有人认识自
己，独自暗中飞来飞去发出光明。
袁枚之《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
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苔藓处于阴暗角落，阳光无法光
顾，却能长出绿意，展现出美丽的
青春。苔花如同米粒般大小，也要
像国色天香的牡丹那样靠着自己
生命的力量自强开放。

两首诗歌都从歌咏卑微细小
的动物植物出发，在同样享受天
地精华滋润的同等条件下，虽然
自身所具备的条件千差万别，甚
至处于劣势的状态，只要敢于去
表现和努力，每一只微不足道的
萤火虫，都可以闪烁其光华，每
一株卑微的苔藓，都会绚烂盛
开，光彩夺人。这也许就是诗人
对于自身，乃至孩童 （未成年
人） 的一种精神寄托与光明憧
憬：天真童心，梦想闪耀！
（作者单位：三穗县融媒体中心）

我不再需要你，
尽管我势利，胆小，一事无成
尽管我愚笨，沉闷，妄自菲薄
尽管我丑陋，无聊，自讨没趣
尽管我……
但是，我仍有无数个瞬间值得

活着
有时候我觉得青春就像一场

……
遥无止境的夏雨
在另一个永恒的时空里，连绵

不息
热烈而又带着冷意
自此以后的生活都浸染上潮湿

的痕迹
雨的味道不是需要理由的，因

为它就在那里
所以十几岁的少年啊，肆意奔

跑吧
一定要趁着下雨去猛踩几脚水坑
在雨中打闹再摔个跤
尽管身旁路过的大人
黑衣黑伞
可他们的眼中
也氤氲了笑意
我在雨中看见你
那一刻心跳的鼓点
与雨声齐平

今年三月，我住德江，这里油
菜花开得特别旺，妻子说出去走
走，我们便高兴地出了门，在德江
县合兴镇，我们看到了大片大片的
油菜花，在春风中翻涌着，形如沉
在河底的琥珀，正招引无数游客来
这里驻足观赏。

春风吹拂，油菜花那亭亭玉立
的身姿似仙女般柔嫩，在微风的抚
摸下舒展着她那轻盈的舞姿不停地
在空中摇摆。阳光浇在花上，每片
鹅黄泛着绸缎般光泽，连叶片都镀
着金边儿。花茎轻颤，千万朵花儿
又像提着绿绸裙摆的村姑，在齐腰
的叶浪间跳起圆舞曲，加上甜津津
的香气裹着细沙般的花粉簌簌落进
衣领，连呼吸都染上了春的味道
——这是土地写给春天的情书，每
笔都蘸满了阳光的温度。

我和妻子来到观景台，看到前
来打卡的游客，举着手机拍照，有
的姑娘索性提着雪纺裙蹲在花海
里，同伴抓拍发梢沾着花瓣的瞬
间，露出灿烂的笑容。妻子想找一
个高地一览菜花美景，我却偏爱独
自走进深处感受童年时光，每当鞋
尖拂过披露的草茎儿，一两只蓝蜻
蜓掠过花穗，抖落几点星星花粉，
更让人陶醉。我蹲下身才看清每朵
花都是精致的小喇叭，五片花瓣薄
如蝉翼，托着嫩黄的花蕊，像婴儿
攥紧的小拳头。指尖刚触到花茎，
凉丝丝的触感混着青草香涌了上
来。忽然，我想起父亲粗糙的手
——那年我执意要摘花，他握住我
的手轻轻摇头说：“花开是攒了一冬
的劲儿，你轻些碰，别惊了它们！”
我凑过去让鼻尖埋进花球，任由甜
香漫过整个胸腔，恍惚间又回到了
他背着我，走过田埂的时光。

眼前的油菜花在枝头轻轻摇
晃，然而我记忆里的时光早已回到
20年前的冬月。那时，田埂上飘着
雨丝，父亲弓着背用铁锨翻土，铁
锨与石块相撞发出“当啷”声，惊
飞了躲在枯草里的田鼠。我和妹妹
蹲在旁边播撒菜籽，指尖捏着比芝
麻还小的种子看它们钻进湿润的土
缝，像撒一把星星在泥土。母亲挑
着粪桶裤脚沾满泥点，她却说种下
菜籽就是种下希望，等开春漫山金
黄，日子也就好过了，那时我不懂
什么是希望，只记得腊月里去田边
看菜苗，嫩绿的小菜芽刚破土像婴
儿的睫毛，在料峭的风里抖抖索索
十分可爱，它们倔强地朝着天生长。

每年正月，我们这些小孩子最盼
望闹元宵，因为在家乡有一种风俗叫

“排油姻”。夜里，湛蓝的天空挂着一
轮美丽的圆月，我们几个就趁着皎洁
的月光往油菜地里跑，绿绿的油菜叶
在月亮照耀下泛着点点青光，像铺了
一地的绿毯。大人说在菜地里跑上三
圈，霉运就像菜叶上的露水一样在天
明时消散得无影无踪。于是，每年的
元宵月夜，一帮小孩子在油菜花地里
穷追着彼此的影子，也惊飞了躲藏在
菜地里的夜鸟，现在想起确实有些天
真，当时也不知道踏坏了多少油菜。
跑累了就蹲在地里掐菜薹儿，凉津津
的茎叶在掌心攥出青汁，带回家用滚
水一焯，拌上粗盐就是最鲜美的春
菜。

家乡的油菜花最盛时也是在三
月，三月里，整个村子都泡在香海
里。我和芳芳姐喜欢躲在齐腰高的
花田里唱《九九女儿红》，金黄的花
穗挡住视线，只能看见对方头顶晃
动的花球，笑声撞在花瓣上，又弹
回成细碎的光斑。有时唱累了，就
躺在田埂上看天，白云从花尖上飘
过去，花瓣落在鼻尖痒痒的，恍惚
间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朵花，跟着风

摇晃在春天的掌心里。一到这段时
间，母亲常在田间拔草，几个月
来，她一直穿着的蓝布衫让我印象
最深刻，阳光下，她的影子被花穗
切成碎块，却总能准确叫出我们的
名字：“别躺太久，当心菜虫爬进脖
子。”那时我不懂她话里的重量，直
到看见父亲在煤油灯下算收成：三
亩地，亩产 200 斤菜籽，每斤能卖
八毛钱。他粗糙的手指在纸上画下
歪歪扭扭的数字，算完大妞的学
费，又给二娃添双新鞋，最后剩下
的，要留着买开春的化肥——灯光
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像株被风
雨压弯的油菜，却始终朝着光的方
向。真正懂生活分量的是每年“五
一”小长假，也是我们的收割季。
天还没透亮，母亲就第一个起床，
接着就是父亲的声音，大家喂猪的
喂猪，煮饭的煮饭，磨刀的磨刀，
吃完早饭，一家人全都赶到田里去
割油菜籽。只要弯腰割上半亩地，
腰杆就像被人打了一棍，直起时眼
前发黑，只能扶着膝盖喘气。妹妹
的手被菜茎划出血痕，却学着父亲
的样子把流血的手指往裤腿上一
擦，继续低头割，裤腿上很快洇开
暗红的小点。父亲总走在最前头，
他的蓝布衫被汗水浸成深色，脊梁
骨在衣服下凸起如老树根，却始终
比我们快上两垄，镰刀过处，菜秆
整齐地倒在泥地上，像给土地织了
床金毯子。

天渐渐暗了,父亲停止手中的劳
作，一个人蹲在田边不住地抽着旱
烟，眼睛盯着远山发呆,他那厚厚的
嘴唇伴着烟嘴随一明一灭的火星不
停地动：“等你们考上大学，我就不
再吃这苦了。”

我知道这是父亲在自我安慰，
心里也就乐滋滋的。夜色和着烟雾
模糊了他的脸，在他那手腕上，被
菜汁染黄的老茧却让我瞬间觉察到
父亲那被汗水泡透的日子，每一滴
汗都化成了他肩膀上的红疤。记得
油菜成熟时，父亲每年都要挑百多
斤菜籽去镇里，一路上竹扁把他的
肩压得通红，扁担发出吱呀声和心
跳声合着拍子深深地印在我的心
上。后来，我进县城读高中，在城
郊看到了比家乡大几十倍的油菜花
地，当地人称它为“油菜村”。花开
时节，油菜花成了郊区的一道亮丽
的风景，慕名而来的游客将一辆辆
旅游大巴车停在新修的水泥路上，
在油菜花地里，他们举着自拍杆在
花海里穿梭。可我却没时间看花儿
了，大半时间只是蹲在花开的地方
背背书。傍晚，夕阳把花穗染成金
红色蜜蜂在耳边嗡嗡地飞，衣兜里
攥着母亲用罐头瓶送来的菜油炒的
辣椒，那香味儿直接让人吞口水。
打开瓶盖儿，那油汪汪的辣椒上还
飘着几粒没滤净的菜籽，也许，这
就是土地最慷慨的馈赠吧！我知道
这片花海不仅是颜料，更是翅膀载
着我们姐弟飞出了黄土地，我们却
把根永远留在了这金黄的梦里。

时过晌午，观景台上的人不断
变换面孔，在来来回回的游客中
间，我没有徘徊，我和妻子沿着油
菜花地小道来到立着“生态农业示
范园”的牌子前，风来了，带着熟
悉的甜香漫过田野。远处传来游客
的惊叹，可我听见的却是岁月的回
声——仿佛父亲翻土时铁锨撞击石
块的声响，又像是母亲在花田里哼
的民谣，如我们姐弟割菜籽时镰刀
与茎秆的私语，似土地对耕耘者最
绵长的告白。这些声音交织在一
起，在时光里酿成了一首长歌。

（作者单位：德江县思源实验学校）

如果只是一场雨
■ 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学高一4班 蔡佳文绚

■ 务川自治县蕉坝镇乐居小学五年级 张文妮

指导老师：杨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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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川自治县蕉坝镇乐居小学五年级 田娟怡

世界是渺小的，生命是繁多
的。而在这喧嚣且繁杂的世上，我
们常常会迷失在一个永恒的问题
之中：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其实如花朵，这一簇，那
一簇，都有自己绽放的姿态，都有
自己独特的一面。不分高贵卑贱，
朵朵都美丽。正如陈涉质问：王侯
将相宁有种乎？所以生命的意义
是不必开放得太过华丽，只要有自
己的方式即可。

生命如一场旅程，短暂又美
丽，而旅游的我们不应做匆匆行
客，赏风景慢行反而才是更好的交
代。因为每一步皆风景，每个角落
皆惊喜，在行走中遇到不同的自
己，书写属于自己独特而美好的一
生。同时不必太过忧伤，因为每个
早晨的熹光都会为我们带来不同
的开始，好好欣赏，珍惜当下，不留
太多的遗憾，也许这才是生命。

生命也如风中的蜡烛，脆弱又
坚强，看似风一吹就会灭的小簇光
却能燃烧自己以照亮梦想与前方，
同时又能照亮他人的未来。正如
李商隐所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
炬成灰泪始干。”用最后一丝光亮
点亮苍穹，也许这也是生命。

生命在于未来。世间的一切
太多太多，只有及时放下，不沉溺
于过往，做到五柳先生的“悟已往
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零心态，

心怀期望，遥望未来，找到自己的
诗和远方。以超然脱俗的心态保
持乐观，便有无限可能，才能无悔
无憾。

生命该注重价值。司马迁曾
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
轻于鸿毛。”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
看他贡献了什么，而不是取得了什
么。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下依然忍
辱负重写下《史记》，只为能给后世
留下宝贵的文学财富；袁隆平终其
一生研究杂交水稻，致力于让天下
人都吃饱饭；屠呦呦顶着“三无科
学家”称号在实验室四十年如一日
研究青蒿素只为能有效抗疟疾
……花期无需问长短，绽放花蕊便
是美好，生命无需问长短，创造价
值便是意义。

生命是一场与时光的共舞，如
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却璀璨如星，
生命之真谛，藏于岁月长河中，每
个瞬间都值得感悟珍惜；生命的意
义，不在于岁月长短，而在于我们
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谱写每一个瞬
间，无憾便是美好。“时人不识凌云
木，直待凌云始道高。”作为新时代
的青少年，我们要保持一颗坚韧不
拔的心，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用知
识武装自己，用行动践行真知，不
忘初心，方得始终，不负每一个拼
搏的自己。

指导老师：徐万先

生命的意义
■ 务川实验学校（第一小学）六年级2班 申典帅


